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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品以鲥鱼为俊。”（甘熙《白下
琐言》）鲥鱼，又称时鱼、三来和三黎
等。它是江海洄游型鱼类，“初夏时
有，余月则无，故名”（宁原《食鉴本
草》）。

宋代苏轼曾经极言鲥鱼味美：
芽姜紫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

余。
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

鲈。
（《鲥鱼》）
鲥鱼以每年的清明至端午节期间

最为肥美。鲥鱼鳞下多脂肪，生殖后
体瘦味差，故民间有“来鲥去鲞”之说。

清代谢墉曾经盛赞鲥鱼形美：
网得西施国色真，诗云南国有佳

人。
朝潮扑岸鳞浮玉，夜月寒光尾掉

银。
长恨黄梅催盛夏，难寻白雪继阳

春。
维其时矣文无赘，旨酒端宜式燕

宾。
（《鲥鱼》）
鲥鱼箭头燕尾，背窄略呈苍色，腹

宽嫩如羊脂，通体银鳞闪光，滑润如
玉，俨如南国绝色佳人西施。

“鲥鱼尤吴人所珍。”（陆容《菽园
杂记》）鲥鱼在长江、浙江、赣江和珠江
均有出产，是著名的“长江三鲜”之一，
尤以扬州和镇江鲥鱼最为出名。到了
宋代，关于捕食鲥鱼的文字渐多。高
邮籍诗人陈造《早夏》诗云：“鲥鱼入市
河豚罢，已破江南打麦天。”丹徒籍诗
人刁约《怀京口故居》诗云：“鲚鲥美味
供春网，柑橘清香寄夜航。”鲥鱼真正成
为扬州名馔，大抵始于元代。元代萨都
剌在《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中
描写过用扬州酒就鲥鱼鲙的情景，不仅
点赞了“鲥鱼味肥”，而且还夸“扬州酒
美天下无”。作为“海归”，“鲥鱼每年立
夏前后从海洋进入钱塘江，上溯至富春
江桐庐县排门山、子陵滩一带产卵，产
后归海，其名取自来去有定时之意”
（《桐庐县志》）。尽管如此，浙江鲥鱼，
远远不及扬州和镇江鲥鱼名贵，但是
也曾因郭沫若诗句“鲥鱼时已过，齿颊
有余香”（《溯钱塘江》）而驰名全国。

鲥鱼营养价值极高，被誉“鱼中之
王”。鲥鱼列入贡品，大抵始于明朝。
据冯时可《雨航杂录》记载：“鲥鱼首夏
以时至而名，本朝甚贵之。”李元在《蠕
范·物偏》中记载当时渔民以丝网捕鲥
鱼的情景：“渔人以丝网沉水数寸取
之，一丝罣鳞，即不复动，才出水即
死。”因此，运送鲥鱼进京务必雷厉风
行，以保持其新鲜。于慎行亦有《赐鲜
鲥鱼》诗：

六月鲥鱼带雪寒，三千江路到长
安。

尧厨未进银刀脍，汉阙先分玉露
盘。

赐比群卿恩已重，版随元老遇犹
难。

迟回退食惭无补，仙馔年年领大
宫。

鲥鱼进贡朝廷，为时两百余年。
康熙二十二年，山东按察司参议张能
麟上奏《代请停供鲥鱼疏》，历数进贡
鲥鱼劳民伤财、民怨四起，写得情真意
切。康熙皇帝只好下令“永免进贡”，
但因他已把鲥鱼列为“鳞品第一”（《太
平府志》），当时首批捕捞的鲥鱼一上
岸，即日便用快马日夜兼程，递送京
城。吴嘉纪曾写两首《打鲥鱼》诗，兹
录其一为证：

打鲥鱼，供上用。
船头密网犹未下，官长已鞴驿马

送。
樱桃入市笋味好，今岁鲥鱼偏不

早。
观者倏忽颜色欢，玉鳞跃出江中

澜。
天边举匕久相迟，冰填箬护付飞

骑。
金台铁瓮路三千，却限时辰二十

二。
“金台”即指北京，铁瓮即今镇

江。由此可见，当时鲥鱼是以镇江所
产最为名贵。

扬州盐商自然近水楼台先得鱼，
尤其富可敌国的“扬州二马”马曰琯、
马曰璐兄弟更是爱食鲥鱼。乾隆年
间，每到“江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
三月初”（郑板桥《竹笋》），二马兄弟都
会邀请厉鹗、王藻、陈章、闵华、陆钟辉

和张四科等文人雅士上船游玩，张网
于扬子江，捕得鲥鱼，旋即操刀治具，
烹于釜中，划船回归，鱼熟味香，正好
品味。有《食鲥鱼联句》为证，诗云：

海鲜来四月(马曰琯)，节物数江
皋。

风借东方便(厉 鹗)，潮乘上信豪。
郭公啼雨早(王 藻)，楝子著花高。
截水千丝网(马曰璐)，缘流几叶

舠。
苍黄惜鳞鬣(陈 章)，咫尺失波涛。
圉圉伤同队(闵 华)，喁喁悯尔曹。
脊横堆翠钿(陆钟辉)，尾帖卧银

刀。
得隽渔人喜(张四科)，居奇市价

操。
沙头贯杨柳(马曰琯)，街口伴樱

桃。
俊味河豚媲(厉 鹗)，芳腴石首逃。
团脐嘲稻蟹(王 藻)，犷殼贱车螯。
指动何妨染(马曰璐)，涎流讵厌

饕。
渊材谈误恨(陈 章)，孙勔韵深褒。
去乙砧初斫(闵 华)，调辛釜乍镣。
煮宜加荻笋(陆钟辉)，和不用闾

蒿。
饱食仍萧瑟(张四科)，尝新漫郁

陶。
贡曾同岭荔(马曰琯)，荐更重溪

毛。
因轸百金费(厉 鹗)，还停一骑劳。
此乡真独擅(王 藻)，作客屡曾叨。
致远如藏杭(陈 章)，封题每借糟。
烂应愁内溃(马曰璐)，薨只享残

膏。
腹负诚为累(闵 华)，身谋任所遭。
抚时将竞渡(陆钟辉)，按酒共离

骚。
剪烛西堂夜(张四科)，争拈险语鏖

(马曰琯)。
他们七嘴八舌地吟咏了捕鲥、治

鲥、烹鲥和品鲥的乐趣。值得一提的
是，二马兄弟亦贾亦儒，慷慨好客，适
馆授餐，终无倦色，营造出了清代文化
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尽管如此，马曰琯也曾美食疲劳，
且有《鲥鱼》诗云：“风味可人情思减，年
来说食已相忘。”不过，曹寅有首《鲥鱼》
大唱赞歌，而且注云：“鲥初至者名头
膘，次名樱桃红。予向充贡使，今停罢
十年矣。”我非富豪，三十年前吃过几条
鲥鱼，但是“于今绝矣”（刘义庆《世说新
语》），恰如嵇康所弹《广陵散》也！

鲥鱼诗话
□ 周游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
麦收时。

麦收时节，地处里下河腹地
的家乡田野上，此时就有了四声
杜鹃的啼叫，过了这个季节从未
听过它的叫声。家乡一带的村
民说它在叫：光棍好苦，光棍好
苦……奶奶在世时我曾问其原
因，她告诉我：当它叫时，芒种节
气就到了，大忙开始了，光棍一人
要忙家里的家务，又要忙田里的
农活，没有人帮衬，里外一个人好
辛苦。

芒种节气是反映农业物候现
象十分明显的节气，也是一个恐
怖的节气，“芒种刀下死，老少一
齐亡”，说的是芒种一到，但凡带
芒的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的种子
已经成熟，都得收割。《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
谷可稼种矣。”意指大麦、小麦等
有芒的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
急迫，同时也是秋季的稻、豆等农
作物栽插播种的繁忙季节。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几天几夜的西南风一刮，小麦几
乎一夜成熟，田野上杜鹃鸟急促
地催叫着。芒种芒种，既要忙收，
也要忙种，忙种忙收，日夜不休。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是
一年中最忙的季节，俗称“双
抢”——抢收、抢种。此时单位、
厂矿企业、学校都放忙假，支持

“双抢”，多年来几乎成了一个习
惯。

联产承包到户以后，农业生
产皆以家庭为单位，抢收抢种农
户之间相互帮忙。那年我刚走出
校门，在镇上机械厂上班，父亲在
村里做代课老师，家中劳动力少，
生产队没有户家愿意与我家互
帮。农业机械化还未十分普及，
小麦收割还得以手工为主。割麦
前几天，父母在家就做收割的准
备工作，父亲带晚磨割麦的镰刀，
母亲打“穰草要子”。开镰那天，
母亲涨了几锅酥头饼（就是隔夜
馊粥与麦面发酵做成的饼），盛了
一大钢精锅米粥带下田，中午就
不回家吃饭了。

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农忙假。
我赶到麦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
大片金灿灿的麦海。天空中没有
一丝云彩，悬挂一只火辣辣的大
太阳，麦秸、麦穗在太阳暴晒下发
出“咯喏咯喏”的声音。风婆婆也
怕热，不知躲到哪里偷懒睡觉去
了，田野里没有一丝丝风花，空气
也十分干燥。远处的杜鹃鸟拼命
在叫，仿佛要把天叫破一个洞，好
漏点凉风来。“还愣着望什么！不
要怕，割掉一棵少一棵。”母亲似
乎看出我的胆怯，催促着。我走
上麦垅，学着母亲的样子，弯下
腰，屈着腿，左手拢着麦秆，右手
挥刀奋力向前割去，割了一抱麦
子，放在地上的“草要子”上，三抱
一捆，捆好后竖在田埂上，等父亲
下班来运。此时的麦田，似乎静
止了一般，除了杜鹃声嘶力竭的
叫声，只听到“唰唰唰”的镰刀割
麦发出的声音。割了两三个麦
把，汗水已浸满额头，沿着脸颊直
往下淌，钻进眼角，麻辣辣的疼，
流进嘴中，咸涩涩的。胳膊上的
汗水和着麦秸的灰尘，也往下流，
汗水辣得实在睁不开眼睛，抬起
手背抹一把，脸就成了一个大花
脸。长袖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
在烈日的炙烤下，湿了干，干了又
湿，一天下来，洁白的衬衫被汗水
中的盐碱浸成了一幅黑白山水
画。纤细而尖利的麦芒，落在衣
袖上，浑身刺戳戳、火辣辣的，有
时站起来伸腰都被母亲催促：“不
怕慢，就怕站！”两天小麦割下来，
腰酸背疼，浑身散了架。

现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已
转包给种田大户，收割全部机械
化。时光淘汰了原始的生产方
式，却带不走刻骨铭心的麦收记
忆，也让我时常记起：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

麦收记忆
□ 侍广法

芫荽，小时候没见过，更没吃过。
过去，高邮似乎不生长这种东西。上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方闻其名。

1983 年，我从高邮调至泰州工
作。在一位同事的生日宴会上，我第
一次品尝到了此物。宴会刚开始，餐
桌上的一个冷盘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东西纤纤的茎，细细的叶——蓬松
松，绿油油，似草非草，似菜非菜。见
我那个好奇样，主人知我不识此物，连
忙告诉我这是芫荽。听说是芫荽，我赶
紧搛了一大筷子。一尝却皱起了眉头，
一股极其生疏的气味直扑鼻子，难以适
应却不好意思再吐出来，只好强制自己
把它咽到肚子里。主人不禁哈哈大笑，
笑我是外行。他说，盘子里的芫荽还是
原生态的，买回家只是去根、洗净、沥干
而已，吃的时候，要蘸蘸碟子里的麻酱
油。他还说，这种东西是君子菜，一次
入口不能太多，太多了气味呛人。依

他之说，我搛了两根再尝，还真是那么
一回事：好吃多了，难以适应的气味竟
变成了一缕缕诱人的清香。

芫荽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去根、洗
净、切碎，用少许细盐浸一浸，再挤干，
浇以麻酱油，与虾米同拌。此种吃法，
叫凉拌芫荽，妻说她小时候经常吃。
她家住在省泰中宿舍大院，大院里有
很多空地，她母亲种了许多蔬菜，其中
就包括芫荽。

芫荽原产地中海和中亚。西晋张
华撰写的《博物志》云：“张骞使西域
还，得安石榴，胡桃，胡荽。”其中的“胡
荽”，即芫荽。十六国时，石勒建立后
赵王朝。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他

听“胡荽”这名称很不顺耳，便将它改
成“原荽”。“原荽”最终又演化为芫荽。

芫荽有一个俗名曰香菜。“何处芫
荽扑鼻香，晨风阵阵诱饥肠。但能采
得三分味，解我馋虫不剩汤。”这首诗
把此物香气浓烈的特点写到了极致。
芫荽这么香，故常用来提味，可以起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鲢鱼头烧豆腐汤再
好吃再好喝，总能闻到一点点腥气
味。如果在汤里漂几根芫荽，腥气味
则荡然无存。

高邮人善用芫荽来提味，拌茶干
加芫荽，拌凉粉加芫荽，拌素鸡加芫
荽，拌胡萝卜加芫荽，拌黑木耳加芫
荽，拌花生米加芫荽；各种卤菜加芫
荽，荤汤加芫荽，甚至下面条也加芫
荽。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我最喜欢吃火锅的时候，在调料
里和一点切碎的芫荽。有了这种调
料，火锅越吃越有味。

芫 荽
□ 朱桂明

“春风不解禁杨花，
蒙蒙乱扑行人面。”进入5
月，天气变暖，邮城进入
到飞絮盛发的时节。年
年都不爽约的杨柳飞絮，
今年依然烦人。

风乍起，飞絮飘飘洒洒，落
在地上，积聚成一大堆一大团，
在一些草坪上更是白花花一
片。飞絮漫天纷飞，随风飞扑到
路人的脸上、头发上，往人鼻孔、
嘴里钻，使人很不舒服。为了抵
挡空中飘荡的飞絮，眼镜、口罩
成为市民们出行的“标配”。飞
絮飘到了家里，污染了室内环
境，人们只得关闭窗户。飞絮含
有油脂，表面绒毛与氧气充分接
触，一遇到明火，立即引起烘燃，
蔓延极快，易造成火灾。凡此种
种，煞是烦人！

飞絮源于杨柳树的雌株，杨
柳飞絮是植物正常的生理现象，
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邮城每年会经历两次飘絮，分别
是三四月份的芽衣絮和四五月
份的果花絮。杨柳树作为高邮
及周边地区重要的城乡绿化景
观树木及经济树木，发挥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可估量，综合
治理才是问题解决之道。邮城
绿化管理部门本着科学施治的
原则，始终探索物理和化学防治
方法相结合的飞絮治理方式，努
力降低飞絮的不利影响。在飞
絮产生前，针对重点地段长势旺
盛的杨柳树，运用疏枝修剪等措
施减少花序形成，控制飞絮产
生。飞絮产生后，采用高压水枪
喷洒凝胶治剂、湿化作业、及时

清理收集等管护措施，最大限度
减少飞絮的影响。除此之外，积
极采用注射飞絮抑制剂的方法，
给树木打“绝育针”抑制来年飞
絮。

能否用其它树种取代杨柳
树来解决飞絮的问题呢？其实
其它树种也有各自的问题。如
法国梧桐，它也有飞毛，而且更
细小，更难防备和治理。再如国
槐，槐树上垂下来的尺蠖让人厌
恶，槐花落地后会染色，它的树
胶也很麻烦。还有银杏，生长
慢，成林也慢，而且绿化时间
短。没有完全可以替代杨柳树
的树种，意味着杨柳树仍旧要
种。我们可将杨柳和其它树种
夹杂种植，增加地面上的草皮、
鲜花等，这样飞絮落下后就钻到
草丛里、花丛里，不会产生二次
飞絮。我们的目的是控制飞絮，
而不是消灭飞絮，做到有絮不成
灾。

杨柳树具有极大的生态功
能，主要表现在释氧固碳、降温
增湿、减菌杀菌、吸收有毒有害
物质等各个方面。其中，杨柳树
对二氧化硫、氯气、氟化氢等有
害气体、颗粒物及重金属的抗性
和吸收吸附能力极强，是城市园
林绿化的优良抗污树种。

十几天的飞絮期很快就会
过去，清澈的天空再次回到我们
身边。

邮城又飘杨柳絮
□ 王如祥

“南风送暖麦齐腰，桑畴椹正饶。”
又到了风吹麦浪的时节，记忆中那一
串串桑葚挂满枝头，掩映在墨绿的桑
叶丛中，像一颗颗紫色的葡萄，散发着
诱人的香气。

儿时，老家的农地里家家户户栽
满了桑树。它的外表很不起眼，枝
干不高，叶子也不大。每到春暮夏
初，桃红梨白黯然失色时，桑树便到
了一年中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一
株株桑树长得密集，枝干挨挨挤挤，
浓密的桑叶向上延伸，就像一只大
伞。每年桑叶长齐之时，我总是喜
欢跟妈妈一起到桑地里捋桑叶。桑

叶肥美，青青绿绿长在枝头，只需要
一伸手，就能将一根根桑枝揽入怀
中。时常，妈妈在地里捋着桑叶，隐
没在绿盈盈的桑林中，只听到桑叶
被“哗哗”捋下的声音，而我则喜欢
摘一片叶子，迎着阳光看它的脉络，
丝丝缕缕的筋脉延展开来，细细柔
柔，就像蚕吐出的丝线，轻盈密集，
嵌入到桑叶的血肉里。

对我而言，待在桑地里最开心
的事就数摘桑葚了。成熟的桑葚呈现
黑紫色，咬一口松软无比，让人口中生
津，鲜甜不已。还有一些没熟的桑葚，
吃在嘴里有些酸，味道就跟青梅差不
多。熟透的桑葚很多时候常会落了一
地，脚下一踩汁水爆浆，让人感到可
惜。庆幸的是，总有不知名的鸟儿帮
忙消化一串串桑果。

如今，农村里栽种桑树的不多，桑
葚自然也成了稀罕物，市面上的价格
更是不菲。我常怀念那年桑葚吃到
撑，以及妈妈年轻的倩影徜徉于桑林
的时光……

陌上桑
□ 顾霞云


